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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整的渠 ! 孔祥树

明人看世界

醉 虾
根据古代民间故事
韩伍·改编并画

! ! ! !一大清早!徐文长听见有轻轻的叩门声!开门一看!是

钓虾的张老好!他是来讨药的!只见他脸上"嘴上都是血!

张老好哭着说!镇上的王地保抢了他的虾!还打掉了他一

颗门牙!说是因为没有交税#$徐文长替他涂了药说%&你

不要哭!我叫他吃猪粪给你看'&徐文长打听到王地保正月

十五都要去烧香的%&你王地保烧香倒蛮勤快的!大概亏心

事做得太多$$(他忙里忙外!准备好一罐醉虾!十五这天

一大早!王保长带着全家上了船!乡里乡亲看见保长都害

怕!都挤在舱外!让他们一家子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船开

了一阵子!有个小孩子把脑袋伸进来说%&地保老爷!要不

要尝尝我家的醉虾!只只活的!我娘说的要十个铜板' (王

保长取过虾罐%&对你娘说!虾我要了!钱要到明年给你' (

说罢就把孩子推了出来' 地保揭开盖头!&活虾(带着酱汁

都跳了起来!溅得地保一头一脸!只闻得阵阵恶臭!仔细

一看!哪有什么虾!而是一只只大蝗虫!而酱汁却是新鲜

的猪粪!保长连忙叫人抓那熊孩子!但是那小孩早就上了

别家的船逃走了' 后来王保长打听出恶作剧操作者就是

徐文长!不敢&追究(!瘟头瘟脑了好几个月'

醉酒时分 ! 安 谅

! ! ! !开春了，谷子要落泥了，但向
阳畈只有十几家犁耙水响。其他都
荒着，有的是家里劳力出去打工没
人耕种，有的是田里没水无法开
犁。

向阳畈一截渠道年久失修，有
几个窟窿，长期哗哗漏水。水库的
大水流经这儿，水量就变小，水势
也减弱。随着水路的延伸，水就越
来越小。这样，渠道旁边的田就能
得到垂青，而那些水尾田就只能望
水兴叹。

朱老汉家那丘水尾田，荒三年
了。那天中午，他掮把锄头，又来到
田边。田早已干裂了缝，连锄把都
伸得进去。田就像一张饥渴交加的
嘴巴，可怜兮兮地望着他。朱老汉
的心也隐隐作疼。

其实，朱老汉这丘田原来是个
小山包，是他带着一家老小，起早
摸黑，日晒雨淋，挖断十几把锄头，
挑破几十担篾箕，磨烂上百双草
鞋，才造出来的。

朱老汉又来查看漏渠，其实整
那点渠工程量并不大，只要几包水
泥、几个人工就有了。朱老汉年老
多病，孩子都在外打工，他想出钱
买点水泥，再找个人帮下忙。

朱老汉来到侄子阿龙家。“阿
龙呀，你打工刚回，你家那几斗水
尾田还种不？”“种呀，不是没水
吗？”“我去看了几次，其实整那点
漏渠并不难，我买了几包水泥，请
你帮几个工。”阿龙答应了，跟着朱
老汉去了。阿龙好久没手提肩挑，
一天忙活下来，肩磨破了皮，手磨
出了紫血泡，腰也酸痛得直不了。

朱老汉又找到堂弟阿黑。“阿
黑呀，你那么多水尾田，还耕种
不？”“现在农资涨价，谷又贱价，还
有啥种头？”阿黑长长叹一口气。

朱老汉不好再说，就去找水尾

田最多的阿军。朱老汉看见阿军的
老婆在喂猪。“阿军呢？”““他每天
不分日夜打麻将、打拱，现在都输
了十几万，劝也劝不住，将来怕要
葬在麻将堆里了！”朱老汉摇摇头，
走了。

朱老汉又来到隔壁，找到做小
生意的阿海。“阿海呀，你家那些水
尾田今年种不种？”“不是没水吗？”
“其实那点漏渠工程量不大，只要
几个工就有了，我买了水泥，想请
你帮忙整整，你有空没？”“整渠是
公家的事，我们私人何必出头呢？”
朱老汉哑口无言，悻悻地走了。

朱老汉前后请了十几人，没有
一个愿意上前的。他心里就嘀咕，
这年头怎么了？他记得从前，不仅
这长长的向阳渠，就连那一望无边
的向阳水库，都是他们修建的。那
时候群情激昂，一呼百应，一万多
人顶风冒雨，日以继夜，啃粗粮，咽
干菜，战斗在工地上。

朱老汉只好去找村长。“村长
呀，向阳畈那点漏渠整不整的？”
“整的，但现在不整。村里正在报项
目呢。你还心疼你那水尾田？你那
点田草都长到脖子深，都可以藏狼
卧虎了。你一个老者，还种啥田？你
孩子打工一个月工资，就够你吃几
年了。”朱老汉没有回话，走了。

朱老汉打个电话，谎称自己病
了，把大儿子叫回来。他带着大儿
子，去整那截漏渠。大儿子挑土、搬
石头，他在一边浇水、和泥沙。三天
不到，就整好了。
水终于到了田里。朱老汉请人

犁好田，插上秧。每一株秧苗青绿
欲滴，纵横有序，在和风吹拂下，轻
微舞动。朱老汉不觉笑了，他好像
看见不远的九月，眼前的秧苗变成
了一个个丰满的村姑，披着金黄的
婚纱，羞涩地低着头，正等着心上

人来收获爱情。
没过几天，村长就找上门来，

把朱老汉叫去，指着那截渠说：“这
是你整的？”朱老汉说：“是呀，咋
了？”村长说：“你老糊涂呀，我上次
不是跟你说过，村里正在报项目，
想争取几个钱吗？你现在把渠整好
了，将来上面派人来一检查，发现
我们这渠根本不漏，那我们这不是
瞒上欺下吗？我这个村长不当事
小，以后我们村修这建那、救济扶
贫，那上面谁还理你？那你不就成
了全村的罪人头吗？”朱老汉没想
到事情竟这么严重，他像一个做错
事的孩子，说不出话来。村长一把
脱下外衣，拿起带来的一根钢钎，
跳下水渠，甩开膀子，照着刚整好
的地方一阵乱凿，很快就凿出几个
大窟窿，水又哗哗地往外涌。朱老
汉的心也像被凿穿，不住地滴血。
后来，上面的人喝得醉醺醺的，

来这里转了一下。很快，村里项目获
得审批，下拨了两万元修渠资金。

但是，那截漏渠迟迟没有整
修。上面派人来检查验收，村长把
他们的车屁股塞满土特产，再带到
往年整修的渠道转转，就了事了。

朱老汉的田快干了，他又去找
村长。“村长，那漏渠啥时整？”上面
不是拨了钱吗？”“一个村就是一个
门户，迎来送往，接待打点，哪一
样不要钱？当家才知柴米贵，我这
个当家的也难呀！”“那这渠不整
了？”“这渠不能随便整，我们要利
用好这点资源，再过两年，等上面
领导换了，我们再作项目报上去。”
朱老汉一怔，白胡子颤动着，有些
眩晕。

后来，朱老汉
的田干了，秧苗也
枯死了。朱老汉也
一病不起了。

! ! ! !明人刚坐定，阿刘就一边给各
位倒酒，一边老调重弹：“说好了，
要喝的，就别碰车，谁要碰车，就千
万别碰酒。”每回朋友们聚餐，阿刘
总不忘唠叨这一句。这提醒还是必
要的，酒驾现如今并非小事。朋友
一聚，图的是快乐，乐极生悲，就不
应该了。可这回，阿刘像复读机似
的，连着说了这句话好几遍，这一
定又有故事了。但这不是什么好
事，没准又有一个熟友在酒驾这阴
沟里翻船了。

果然，当明人向阿刘问道：“谁
又惹事了？”阿刘就像被按了继续
键一般，不再重复那句老话：“是
呀，小 !出事了。”
“小 !，出事了？酒驾？”几个人

不约而同地喃喃。明人眼前浮现出
一个形象来：瘦高个，长腿老不见
站直，脸削瘦，戴一副早落伍的琇
琅架眼镜，一看就知度数不低。

几年前，朋友们一聚，就听到
阿刘说了一件事，那也是一位老
友，老 "。他干事麻利，喝酒也豪爽。
说是当晚酒喝得多了，司机送他回
家，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半扶着他
上电梯，一直护送到他家里。可司
机刚走到小区门口，就见老 "自驾
着那辆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出了小
区。他一想不好！老 "已喝得酩酊
大醉了，这时还驾车，很容易出事。
他想奔跑过去拦截，还没几步，就
见老 " 的车已与路上疾驰的车辆
相撞了，声音沉闷而惊心。司机赶
紧过去，把还在醉酒中木知木觉的
老 "，拖到了车外。警察闻讯赶来，

带走了老 "。
又有一回，是周六。大伙凑在

一块，刚喝到一半，阿刘的手机骤
响。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位朋友打来
的，他干脆按下了免提键，还首先
扔了一句话去：“你这时候打什么
电话呀，少费口舌，赶到我们这儿
来喝两盅吧。”对方的声音却没这
么清亮欢快：“什么呀！小 #的父母
找我来了，说小 #昨天被警察带走
了，是酒驾！”大伙儿都停止了动
作，竖起耳朵静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小 #平

素不是很小心谨慎的吗？”阿刘说。
“哎，听说小 #昨晚喝酒后，是

叫了代驾的。但快到家门口时，他
让代驾停了车，说这段路，一点也
没问题了。没想到，刚开几步，就碰
上查酒驾了，被逮了个正着！”对方
叹道。
“真是没事找事，就剩这点路，

还碰什么车呀！”阿刘也摇头叹息。
明人还记得一次，也是阿刘在

饭桌上讲过的，他的一个老朋友，
喝了酒，脑子蛮清醒，把自己的车
停放在饭店车库，准备打的回去。
看见饭店认识的一个保安有辆电
动车，忽然灵机一动，问他借这一
晚，明天上午正好骑回还他，把自
己的车开回。保安朋友不好意思推
托。孰料，这朋友骑着电动车一上
路，就被拦下了，人家警察本来是
查无证电动车的，没想到抓到了一

个酒驾的，还一身酒气熏天的。他
想狡辩，也不容他呀。喝酒骑电动
车，也属于酒驾，必须严厉处罚的。
大家随即又是一番感慨。

这回，说到小 !，大家有点将
信将疑。明人突然想起来了，小 !

高度近视，也从未考过驾照，难道
这个胆小如鼠之人，这回吃豹子胆
了，竟敢无证，还酒驾？他把疑问说
了出来，大伙儿也都将目光聚集到
了阿刘的脸上。

阿刘痛苦地闭了一会儿眼，然
后缓缓睁开，声调低沉：“这小 !

呀，平常也不太喝酒。前两天，他们
一个项目完工，一高兴，他就喝了，
喝得烂醉如泥。他家本不远。他就
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回去。”

自行车呀，那算不上酒驾吧？
有人嘀咕了一句。

阿刘乜斜了他一眼，继续说
道：“他骑车没几十米，就一头栽下
车去，人仰车倒，被后面的卡车轧
断了双腿……”

啊！大家都张大了嘴巴，瞪圆
了眼睛。
“唉！所以说，要喝酒，就别碰

车，谁要碰车，就千万别碰酒，这
车，包括自行
车！”阿刘又重
复地说了一句。
这话，也重重地
砸在了大家的
心口上……

为了孙子 ! 李金鹏

都市幽默

! ! ! !小区的张大爷外号“张大喇叭”，他块头大，嗓门也大，极
爱和人聊天，一扯就是半天。我们都乐意和张大爷开玩笑，都
劝张大爷减减肥，但张大爷说话诙谐幽默：“块头大了好啊，大
风刮不跑啊。”
最近，张大爷不知道怎么了，竟开始跑步减肥了，有时候，

一天能跑七八圈。我们都问：“张大爷，怎么想起减肥来了？”有
人说：“大爷，你儿子买了车，是不是想减肥坐车少费油啊？”

张大爷说：“才不是呢，儿子说，过几天，要把小孙子送到
我这来，让我带几天，小孙子太淘气了，整天跑东
跑西，你不注意，他就跑没影了，跑得可快了。我要
不减肥，追不上他。”

童言童趣

! 拿烟 "

爸爸：“以后凡是来了
客人，我叫你拿烟时，拿与
不拿，你要听准我的话。”

儿子：“我不懂您的意
思。”
爸爸：“就是说，以后来

了客人，我说‘拿烟来’，你
就真拿；我说‘拿烟去’，你
就一去别回来了。”

! 帽子 "

帽子店老板哈里森先
生得知儿子各门功课均不及
格，便生气地斥责：“如果人
人都像你这样懒得动脑筋，
那长脑袋还有什么用呢？”
儿子说：“如

果人人都不长脑
袋，咱们店的帽
子卖给谁啊？”

! ! ! !昨天，五岁的儿子和邻居家的女孩在一起玩。玩了一会
儿，儿子忽然问小女孩：“贝贝，等你长大了，和我结婚好吗？”
贝贝说：“那可不行。”
儿子问：“为什么？”
只见贝贝认真地说：“在我们家，只有自己家

的人才能结婚。你看，我爸爸娶了我妈妈，我奶奶
嫁给了我爷爷，我叔叔娶了我婶婶，都是这样的。”

不能嫁给你 ! 董 旺


